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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影响  

 

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文本学分析 
 

陆 培 勇 
 

摘    要：文本被视为一种记忆。本文以《一千零一夜》为例，从文本学分

析的角度，探索《夜》反映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鼎盛时期——阿拔斯王朝前

期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通过故事的表征分析，我们看到，《夜》

的民族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同一性，并以伊斯兰教为

核心思想，“阿拉伯人”不再仅仅限于种族和血统含义，而是包含了宗教和

文化概念，甚至以“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涵盖“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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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一词来自德文“identität”，原指身份证明之意。民族身份认同

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也即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

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这种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

可，支配着人们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从国家角度看，文化有民族文

化之分；从政治角度看，文化包含了准则、符号、信仰和政治风格；从社会

角度看，文化涉及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表达形式。文化对个人、群体、民

族认同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夜》）②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在民间传述，其

                                                        
① 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
页。 
② 本文引用的《一千零一夜》译文，均摘自纳训所译六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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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又吸收了波斯、印度、希腊、中国等民族的故事，历经近八百年的加工、

提炼，逐渐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一部具有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文化特征和民族

精神的民间故事集。虽然《夜》中的许多故事人物与事件是虚构或假托的，

有不少是神话传说，甚至时间背景也有多处移植，与真实历史不相符，但其

毕竟来源于现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夜》中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同一性，并以伊斯

兰教为核心思想。该文化是合二为一的“融合文化”，即阿拉伯人原有的传

统文化与被伊斯兰教征服地区文化的结合体，“伊斯兰教在融合各种文化的

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阿拉伯化的含义就是为接受阿拉伯文化敞开了思想

和语言的大门，使阿拉伯文化与他们从小就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结合成

一体。阿拉伯化还意味着为使伊斯兰教代替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敞开大

门。”
①
这个过程也是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帝国臣民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

同的过程。 
 

一、民族认同 
 
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可以说是与伊斯兰教同步产生的。伊斯兰教产生

前夕的蒙昧时期，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社会形态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氏族生活，

处于原始公社制的游牧阶段。各部落除效忠于本部落族长外，不服从任何政

权或政治制度，也没有纪律、秩序或权威的概念。他们只受本部落惯例的约

束，凡符合本部落利益的事情即为合法，血缘关系连接的氏族是那时的社会

基础。伊斯兰教创立后，先知穆罕默德号召人们信仰独一无二的安拉，摒弃

偶像崇拜，消解部落恩怨，达成团结。在顺从至高无上的安拉的基础上，不

分氏族部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所有人在安拉面前都是平等的。 
穆圣传播的伊斯兰教把原先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聚合在一起，大家为着

同一种信仰而献身。在“穆斯林皆兄弟”的召唤下，阿拉伯人破除了狭隘的

氏族关系，消除了部落间的相互劫掠和彼此间连绵不断的血亲复仇战争，最

终结束了半岛的动乱局面，实现了宗教统一、政治统一和社会统一。“阿拉

伯人当作命脉的血统关系的约束，就这样一笔勾销，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约束

                                                                                                                                   
1984 年版。 
①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朱凯、史希同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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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约束；在阿拉比亚树立了一种伊斯兰教的友谊。”① 
阿拉伯民族的崛起，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从精神文化方面，其

意义都是深远而重大的。《夜》所描写的背景大都是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期，

那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逸。但就民族认同而言，与穆圣时代

和正统哈里发时期，以及倭马亚王朝时期有所不同，由原先以血统划分的狭

义“阿拉伯民族”概念过渡到广义“阿拉伯民族”概念，即“阿拉伯人”不

再仅仅限于种族和血统含义，而是包含了宗教和文化概念，甚至以“穆斯林”

的宗教身份涵盖“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这从《夜》中一直跟随哈里发何

鲁纳·拉施德左右的波斯重臣张尔蕃（جعفر البرمكي）的显赫地位就可窥一斑。

英国东方学者伯纳·路易将倭马亚王朝称为“阿拉伯王国”、阿拔斯王朝称

为“伊斯兰帝国”有其合理性
②
，即自伊斯兰教创立至倭马亚王朝崩溃的百

年间，阿拉伯人走出半岛开疆辟土扩张征服时期，是帝国“阿拉伯化”的过

程，而阿拔斯王朝前期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则是帝

国“伊斯兰化”的过程。 
因此，广义的“阿拉伯民族”在《夜》中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紧密相联的，

阿拉伯民族的概念似乎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与“穆斯林皆兄弟”的

思想有关。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征服过程中，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和巩固被征

服地的统治，也为了笼络和安抚被征服民族的人心，逐渐让新穆斯林在政治、

社会等方面享受与阿拉伯征服者同等的待遇，有的甚至受到重用，权倾朝野。

自穆圣在阿拉伯半岛受安拉喻示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起，一直到倭马亚王朝时

期，“阿拉伯民族”仍是一个以血统宗族为标志的民族。但在阿拔斯王朝建

立后，“阿拉伯民族”的范围扩大了，成为一个以承认阿拉伯—伊斯兰历史

和文化，操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 

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阿拉伯“族群”、“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族群”是由血统、遗传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选择。构成族群有两大

元素，一是血统，一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包括历史、宗教、文学、艺术、

风俗、习惯等）。阿拉伯“族群”是指原先的部落宗族。“民族”的概念更

宽泛些，阿拉伯语中“民族”（أمة）一词最早是由穆圣在《麦地那宪章》中

提出的。在当时是一个“社团”的概念，即不分原先的种族、宗教、文化的

区别，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穆斯林都是其成员，史书上将其称“乌

                                                        
① [黎巴嫩]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40 页。 
② 伯纳·路易著，马肇椿、马贤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6-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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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或“穆斯林公社”，是一个集政治、宗教和经济为一体的社会共同体,

具有早期的“国家”雏形。而“文化”则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文化认同是

个人对某种文化形态的确认，所以文化认同比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更为复

杂。但无论何种认同都不是绝对的，都具有社会性，它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

而变化；任何认同也都不是单一性的，它可能随着社会的复杂情况而呈现出

多重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也有这种特点。 

“伊斯兰教诞生于 7 世纪，这既代表着过去的延续，又代表着与过去的

决裂。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植根于胚芽期的阿拉伯文化中。”
①
可见，阿拉

伯人的民族意识是与伊斯兰教同步产生的，所以对于来自半岛的信奉伊斯兰

教的纯血统阿拉伯人来说，伊斯兰教与民族属性是不可分割的，而对于被征

服地区的民众，伊斯兰教与民族属性是可以分离的，例如今天埃及、叙利亚、

黎巴嫩等国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夜》中从未提及“阿拉伯民族”这个

概念
②
，所有人物形象除了以“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为其信仰的“穆斯林”，

其余都是以不同国别、地域和宗教指称，如希腊人、波斯人、基督教商人等，

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在大多数场合都称“贝都因人”（游牧民）或“阿拉比亚

人”（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居民）。
③
 

 
二、文化认同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强化带来

文化认同的扩大。文化认同相对于政治认同具有持久性和稳固性，文化认同

能够促进政治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创立后的百年间，

民族认同强化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也确实促进了对哈里发为代表的

政治权力认同和伊斯兰帝国的认同（国家认同）。“就阿拉伯人来说，无疑，

正是一种新宗教成为文明发展背后的巨大推动力。”
④
但到了阿拔斯王朝前

期，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和帝国境内臣民成份的变化，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

文化认同逐渐强于民族认同。 

                                                        
① 路易·加迪著，郑乐平、胡建平译：《文化与时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版，第 271-272 页。 
② 纳训译本中，有一处“阿拉伯民族”的译词，但在“布拉克本”阿拉伯文校勘本中为

“阿拉伯人”（العرب）。参阅《夜》卷二：勒埠推图城的故事，第 458 页。 
③ 根据希提所著《阿拉伯通史》的表述，“阿拉比亚”系指阿拉伯半岛。  
④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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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有一个故事，讲述古代一个以色列国王的儿子，名叫布鲁庚亚，

他从父王的库中发现一本书籍，里面记载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消息，说他是最

后被差遣的一位先知。为此布鲁庚亚想要出去周游各地，以便和这位他所爱

慕和向往的先知碰头见面。他毅然决然地抛弃江山社稷，微服出走，前往叙

利亚、巴勒斯坦方向。途中遇到一群蟒蛇，异口同声念着祝福穆罕默德的颂

词，他从蟒蛇那里得知，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写在天堂门上。后来他又看到

天神们也在为先知祝福，并在周五集聚礼拜。最终他历经奇特行程，也未能

与先知见面，只得返回自己的国度。
①
故事的情节有点像当代“穿越时空”

之类的科幻小说。从主人公所叙述的年代判断，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935 年前

后
②
，与伊斯兰教创立的公元 610 年相距约 1500 多年。这则故事的耐人寻味

之处，在于向人们昭示了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安拉早已钦定先知穆

罕默德为其最后一名使者，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纽带的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必

然会崛起于历史舞台上。有意思的是，《夜》中把带领古希伯来人逃出埃及，

以摆脱法老统治的犹太人先知摩西也说成是“虔诚的穆斯林”
③
。 

《夜》的全部故事内容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在宗教认同（伊斯兰

教）方面，民族认同的概念较为淡漠，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已经超越了阿拉伯

民族的认同。同时，“个人身份认同”感十分突出，如城市人与乡下人、自

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商人与贫民等。这也许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建

立后，随着城镇社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以及经济繁荣、生活富裕而形成的

一个特殊情形，社会关系由强调种族、血统、谱系转变为关注共同的宗教伦

理、文化传统和物质利益，以至最终融合成一个新的“阿拉伯民族”。某种

程度上，这种融合也导致阿拔斯王朝后期逐渐衰落，形成军事封建割据的局

面，并最终于 1258 年被旭烈兀统率的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而彻底崩溃。正

如美籍黎巴嫩学者希提所总结的那样：“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

在那些草率不完全的征服中，早已种下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阿拉

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

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

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更新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

                                                        
① 纳训译：哈西卜·克里曼丁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76-552 页。 
② 故事中有一个名叫詹莎的青年人说是见过所罗门王。据史书记载，所罗门王是于公元

前 935 年去世的。  
③ 纳训译：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

第 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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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① 
文化认同是一种涉及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三重维度，具有动态性、

关联性和流动性。在特定场合下，这种三维重度会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使

得前文所述的“广义阿拉伯人”与“狭义阿拉伯人”的概念产生“关联性流

动”，融合为一。《夜》的许多故事情节描写或人物塑造中，这种宗教信仰

与实际行为的调和常常体现出矛盾的一面，似乎文化认同仅限于“伊斯兰教

认同”，对传统习俗或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大。因此，文化认同与价值

认同在《夜》的部分故事中并不是同步或同一的。 

《夜》的另一则小故事讲述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徐杉睦·本·阿补督·麦

立克在山中打猎，途中遇一小牧童，喝令他堵住一只正在逃跑的羚羊。不料

该牧童不但不按哈里发命令行事，还顶撞和咒骂哈里发。最后哈里发命行刑

官处死牧童。在即将行刑的关头，牧童背诵了一首阿拉伯小诗，哈里发顿然

释怀，收回成命。冒犯哈里发后，仅凭朗诵一首阿拉伯诗歌，就能得到豁免，

还获得赏赐。尽管在这之前，小牧童也以安拉的名义斥责过哈里发及其侍从，

但都未能使哈里发宽恕他，最后还是一首纯正的阿拉伯语诗歌改变了哈里发

的旨意。这其中，除了哈里发喜爱阿拉伯诗歌外，小牧童吟诵的阿拉伯小诗

激发其对游牧阿拉伯人的归属感和亲近感，因为该小牧童是一个游牧阿拉伯

人。
②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紧密性和关联性在这则故事中以“狭义的阿拉

伯人”概念得以充分体现，也表明阿拉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文化认同是以传统价值观念为基础，新的价值观是在扬弃传统价值观的

过程中演变、发展而成的。纵观《夜》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体现的是以《古

兰经》、《圣训》及其注释汇编等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关于穆斯林的精神态度、

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义务等一整套行为体系，也即伊斯兰价值观的实

践行为。《第一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讲述在一个信奉祆教的王国的城市里，

上苍多次警告祆教徒们改信伊斯兰教，但众人却置之不理，最后遭到灭顶之

灾，城市中所有祆教徒包括国王都生灵涂炭，倾刻间化为黑石，唯有信奉了

伊斯兰教的太子幸免于难。从此太子就从事礼拜、斋戒，朗诵《古兰经》。
③
该故事强调的是伊斯兰文化认同，不认同伊斯兰文化的邪恶教徒必遭惩罚，

                                                        
① [黎巴嫩]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第 579-580 页。 
② 根据译文与阿拉伯文版本的对照，“一小牧童”的完整称呼为“一个游牧阿拉伯牧羊

童”。（صبي من الأعراب يرعى غنمًا）  
③ 纳训译：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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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可得到佑护。这便引伸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夜》所宣扬的认同

观念中，文化认同最重要，民族认同是其次，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

有民族的生存。当然，《夜》在表述方式上是以宗教身份替代种族身份，避

免以种族定位文化认同，而是以邪教作为身份判定。如把波斯人与拜火教徒

相区别即为明证。 

 
三、《夜》中的阿拉伯人形象文本分析 

  
《夜》中“阿拉伯人”（العرب）和“阿拉比亚人”或“游牧的阿拉伯人”

两者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阿拉伯人”是指已经皈依伊斯（العُربان、الأعراب）

兰教的“文明人”，而“阿拉比亚人”则是指仍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昧人”，

这也是为何阿拉伯史学家将伊斯兰教产生前的二百年间称为“蒙昧时期”的

缘由。可能是译文的原因，国内评论界在谈到《夜》时，总是把“阿拉伯人”

与“阿拉比亚人”这两个不同概念混淆，进而认为《夜》中的阿拉伯人形象

不佳，似乎阿拉伯人自己也承认有部分“阿拉伯人”是强盗或蠢货。其实这

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或者说是误译引起的曲解。确实，《夜》对阿拉比亚人

的描写，总体上是作为反面形象予以贬责和嘲讽的，他们总是以打劫掠抢的

强盗或愚昧可笑的面目出现。这也符合《古兰经》中所说的“游牧的阿拉伯

人（《古兰经》阿文版为：الأعراب）是更加不信的，是更加伪信的，是更不

能明白真主降示其使者的法度的。”① 
由于《夜》的主要背景均是以巴格达等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市井社会，描

写的对象主要是君王臣僚、达官贵人、城市商人和市民阶层，因此对仍生活

在人迹罕至、大漠深处的游牧阿拉伯人已经有一种陌生感和恐惧感。如《叔

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中一个商人向国王哭

诉其不幸时说：“此次我从大马士革打了一百担印度的稀罕名贵货物，运来

号称公道、太平盛世的巴格达销售。可是中途遇到一伙阿拉伯人（阿拉伯原

文：عُربان，意为“游牧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结成的匪徒，不但抢劫我

的钱财货物，而且随便杀害我雇来担货的脚夫。这便是我前来伸冤、求救的

缘故。”
②
 

另一个拐骗诺子赫图·宰曼公主的贝都因人，残忍地殴打、虐待公主，

逼迫其就范，并将她带到奴隶市场出卖。该骗子还干着其他谋财害命的勾当，

                                                                                                                                   
第 132-133 页。 
① 马坚译：《古兰经》第 9 章第 97 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纳训译：哈里发徐杉睦和牧童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二) 》，第 18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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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无恶不作。①同一故事中讲述一个游牧阿拉伯人与其堂妹相恋，因无

力支付聘礼，就暗中策划抢劫：“我的最终目的，是打算上巴格达去，等那

里的生意人出外经营，便趁火打劫，存心杀人越货，抢他一笔财富、牲口，

拿去当聘礼，以便实现娶亲目的。”
②
 

《尔辽温丁·艾彼·沙蒙特的故事》也讲述主人公经商运货途中，遭遇

一伙阿拉伯游牧人的抢劫，手下人全部被杀，自己因受惊吓而昏倒，被强盗

误以为已死而逃过一劫。③对游牧阿拉伯人类似的描述在《夜》中还有不少，

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也许纳训先生在翻译《夜》时斟酌过“阿拉伯人”与“阿

拉比亚人”的区别，因而在中文译本里将凡是来自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

一般都译成带有贬义的“乡下人”或“乡下佬”，④但有多处也通译成“阿

拉伯人”，而阿拉伯文版原文均是指“游牧阿拉伯人”（الأعرابي）。如有一

则故事说道：“据说有一次一个阿拉伯人拜访（哈里发）曼稣尔，一见面就

劝他：‘你应该随时随地把狗带在身边。’曼稣尔听了不懂他的意思，很不

高兴。幸亏艾彼·奥巴斯突松在旁解释道：‘怕别人拿块馍馍把它诱走掉呢。’

曼稣尔听了解释，认为阿拉伯人的话不错，这才息怒，并吩咐给予阿拉伯人

应得的赏赐。”
⑤
 

这里的“一个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文版原文中用的“الأعرابي”一词，即

“一个阿拉伯游牧民”或“一个贝都因人”。 
虽然对游牧阿拉伯人有这些负面描写，但《夜》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侠

义、豪爽、守信等传统美德仍是大加赞赏，阿拉伯贝都因人对自己的出身也

深感自豪。《哈里发鄂迈尔和乡下青年的故事》中⑥，那个被称为“乡下青

年”的贝都因人向哈里发作自我介绍时说：“我本来是最高尚的阿拉伯人的

后裔，土生土长在乡村里。”
⑦ 

该青年因不小心打死了一个老人而被其子女告到哈里发那里，最后被判

死罪。青年人要求宽限三天，以便让他回家处理好后事。三天后，“乡下青

                                                        
① 纳训译：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 》，
第 401-411 页。 
② 纳训译：哈里发徐杉睦和牧童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二)》，第 133-134 页。  
③ 纳训译：哈里发徐杉睦和牧童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二)》，第 406 页。  
④ 如《夜》卷一：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第 401-411
页；《夜》卷二：哈里发徐杉睦和牧童的故事，第 461-464 页；《夜》卷三：张尔蕃与乡

下老人的故事，第 248-249 页；哈里发鄂迈尔和乡下青年的故事，第 250-254 页。  
⑤ 纳训译：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 》，
第 421 页。  
⑥ 纳训译：哈西卜·克里曼丁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第 251 页。  
⑦ 此句根据阿拉伯文版本应译成“我本是天底下最高贵的纯血统阿拉伯贝都因（游牧人）

后裔，从小生长在大漠之中。”（إني من صميم العرباء الذين هم أشرف من تحت الجرباء نشأت في منازل الباد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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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果然来到哈里发面前说：“我已经把那个孤儿送往他舅父家，讲明他的

遭遇，并指埋金银的地方给他们看。一切交待清楚之后，我才像自由民那样

实践约言，趁老热天气赶来投案请罪哩。”人们都钦佩青年的忠诚老实性格

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有人当面夸赞道：“你多么善良、守信啊！”青年人

听了人们的夸赞，慨然说道：“死期降临的时候，谁都无法逃避，这个道理，

难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之所以按期归案，实践诺言，目的在于不让人们说：

‘人世间已不存在信义’。”
① 

《夜》的体例是典型“阿拉伯式”的，即用阿拉伯语、以讲故事的形式

叙述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和社会现状，反映统一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

《夜》的历史空间跨度，基本是以伊斯兰教创立后为基点而延伸的，从穆圣

传播伊斯兰教到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从埃及

的法蒂玛王朝到亚洲波斯湾的呼罗珊和非洲地中海的马格里布，故事内容充

满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和对安拉的敬畏，赞颂穆圣及其继承者哈里发们的丰

功伟绩。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宗教氛围外，《夜》中诗文并茂

的形式也与阿拉伯人喜欢讲故事和吟诗的特点相符。 

尽管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

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叙利亚已故著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胡斯里则认为，共同语言和共同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构成要素，反对把宗教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
②
但

事实上，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广义”阿拉伯民族概念还是得到当时社会的普

遍认同。这是一种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国家认同，即认为自己是政教合一的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臣民，最高统治者是集政治统帅与宗教领袖为一体的哈

里发。 

 

四、结语 
 
借助文本分析，我们试图探索的是：在何种历史演化进程中产生《夜》

这样的文本，以及这种文本是如何反映当时阿拉伯社会的本质和相应的民族

身份认同感。从《夜》的时代背景与文本内容来看，阿拉伯民族认同与文化

认同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和开拓疆域而逐渐形成的，并在建立了稳

定的帝国统治后得以强化。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态与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与之

                                                        
① 纳训译：哈西卜·克里曼丁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第 250-254 页。 
② [叙利亚]萨迪阿·胡斯里：《何为民族主义？》，载《阿拉伯前途》（阿文版），第 57-62
页。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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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的集体特征和精神结构，这就是价值观。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既

有共性，又有特性。民族感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它形式多变，名称不

一，但是它没有死亡，一直生存下来。”①虽然阿拉伯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

的民族认同感与阿拔斯王朝前期的民族认同感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由于阿拉伯人共同的历史或起源，以及特殊的文化遗产，使他们的民族认

同感有着强烈的同一性，这种认同感一直延续至今。《夜》的流传虽始于阿

拔斯王朝建立后的公元八、九世纪间，但其内容却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一脉

相承。《夜》的文本中有不少情节都讴歌了正统哈里发、倭马亚王朝哈里发

等的嘉行善德，并以出身“最高贵的纯血统阿拉伯贝都因后裔”为荣。不论

何种认同，不是要求认同所有的东西，而是认同最核心的内容，即核心价值

的认同。《夜》所反映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就是伊斯兰思想，因而其所体现的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就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Analysis of Text Study on Arab National Identity 

LU  Peiyong 
Abstract    Text is regarded as a kind of memor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arly period of 
Abbasid Dynasty’s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values from the 
angle of text analysis. Through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of the story, we can see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book is with Arab-islamic culture identity in essence. Its 
core idea is Islam. The Arab no longer restricts to the race and lineages meaning, 
but contains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cept, even the Muslim religious identity 
covers the Arab’s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the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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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2 页。 


